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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，即面臨着同北方鄰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複雜的雙

邊關係。本文指出，歷史遺產、意識形態、國際環境、民族關係等錯綜的因素，

伴隨着脫胎於清代統屬體制的中蒙關係發展，使之從一種彼此界限不明的新型國

家關係架構，經歷由「同志加兄弟」的親密關係到相互猜忌、仇視的變化，終歸落

入一般現代國家關係的窠臼，雙方在1962年簽訂邊界條約。在此過程中，對再現歷 

史記憶的孜孜追求、對國際大同的朦朧嚮往、對冷戰國際陣營利益的有限服膺，以 

及各自與蘇聯關係的差異，導致中蒙政府對雙邊關係的走向和正常性各有理解。

1962年劃定邊界，標誌着中蒙關係在近現代領土屬性轉型的意義上走入正軌。同時， 

在雙方各自秉持的政治理念裏，這條邊界線體現更多的，卻是相互加深的敵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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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按：由於篇幅關係，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，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五節。

1949年以後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面臨的所有邊界問題中，中蒙邊界問 

題十分特殊。與中蘇、中印、中越等邊界不同，中蒙邊界並沒有發生引人注目 

的衝突。然而，中蒙邊界問題具有中國同所有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所不同的

鮮明特點。首先，這是中國在二十世紀方才出現的邊界問題，開始於194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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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簽訂。其次，這個問題在1949年以後包含了極其複雜的

邊界理念，集國際、黨際、族際（民族／族群）的內涵於一體。最後，1960年

代中蘇分裂以後，中蒙邊界成為冷戰時期最具戰略意義的邊疆地區之一，不

但蘇聯陳重兵於蒙古，內蒙古自治區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中國國內唯一

重劃區界的省區。

由於材料匱乏，比之於中蘇、中印、中越等邊界問題，中蒙邊界問題較

少受到學界的注意。本文所反映的，只是對中國、蒙古、俄國檔案材料的初

步梳理，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探討只能點到為止，觀點也不成熟。全文的着力

點，在於拓寬對中蒙邊界問題的理解，試圖說明中蒙邊界問題的解決，不僅

取決於中、蒙、蘇三國政府在冷戰時期的外交決策，更是近現代中國領土屬

性轉型和東亞國際關係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。

一　官方研究

儘管學界對中蒙邊界問題研究較少，但是官方在不同時期還是做了詳盡

的內部研究。目前可以看到中國方面的研究資料有三種：第一種是1963至

1965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（總參）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，組織有關軍

區和省區黨委編纂的中蘇、中蒙邊界問題的多卷資料；第二種是內蒙古自治

區公安廳在1989年編輯的資料，其時改革開放已歷十年，冷戰也接近尾聲，

但中蘇關係尚未解凍；第三種資料成稿於1993年，編輯者的背景不詳，但從

資料的「內部」定位來看，顯然也有官方背景1。這些資料對於中蒙邊界形成

的描述是一致的。

簡言之，1945年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簽訂以後，中蒙雙方對於邊界線有

不同看法，蒙古主張以當時的蘇製地圖為準，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堅持以中

國對內、外蒙古的原行政區劃為準2。中蒙邊界的最後劃定，完成於1962年

10至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舉行的邊界會議，以及

12月簽署的《中蒙邊界條約》。當時雙方各自的「建議線」基本一致的邊界約 

為2,450公里。通過兩次會談，雙方解決了有爭議的三十二個地區的歸屬，共

涉及16,329平方公里；劃歸中國的約5,620平方公里，佔爭議地區總面積的 

三分之一強，劃歸蒙古的10,709平方公里，是爭議地區總面積的三分之二

弱。《中蒙邊界條約》簽訂以後，兩國邊界全長為4,672.7153公里，同蒙古臨界

的中國省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、甘肅和新疆，其中內蒙古與蒙古的邊界為

3,105.7683公里。這些資料表明，解決爭議的依據是歷史和當地居民的經驗，

雙方磋商後各自做出了讓步3。至於為甚麼中蒙兩國在領土面積上達成如此

結果，以及這些得失各具甚麼樣的經濟和地緣戰略意義，在下篇的有關討論

裏會有涉及。

在這些正式、詳盡的官方研究已經存在的情況下，是否還有研究中蒙劃

界問題的必要？回答是肯定的。首先，上述資料的編纂基於從1960到1990年

代國內外政治環境幾次急劇變化而衍生的不同政治理念。從今天的眼光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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